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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臻

儘
管
中
央
絕
對
有
誠
意
推
動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人
一

票﹂
普
選
特
首
及
政
府
官
員
全
力
推
銷
，
建
制
派
全
力

支
持
，
政
改
方
案
還
是
沒
有
在
立
法
會
通
過
，
代
表
香

港
政
制
在
最
少
未
來
七
年
都
會
原
地
踏
步
。
其
實
有
這

結
果
並
不
意
外
，
泛
民
的
綑
綁
式
投
票
，
在
香
港
現
今

的
政
治
氣
氛
下
，
想
有
人
改
變
立
場
的
奇
蹟
是
不
會
發
生

的
。
意
外
的
是
投
票
時
出
現
建
制
派﹁
蝦
碌﹂
離
場
，
最

終
八
人
在
場
投
贊
成
票
，
無
端
被
泛
民
攞
彩
，
更
趁
機
又

屈
又
踩
，
有
人
大
喊
：﹁
政
改
以
低
支
持
票
下
被
否

決
！﹂
、﹁
離
場
即
是
反
對﹂
，
長
毛
更
嘲
諷﹁
有
如
童

子
軍
打
世
界
大
戰﹂
，
真
是
認
真
不
值
！
或
者
武
斷
地
講

句﹁
玩
嘢
手
段﹂
建
制
派
議
員
仍
要
學
習
，
議
員
連
運
用

議
事
規
程
拖
延
時
間
都
不
懂
，
一
個
製
造
拖
延
投
票
的
戰

術
都﹁
蝦
碌﹂
，
實
在
無
法
不
認
失
策
，
也
證
明
政
治
不

是
易
玩
的
遊
戲
。

建
制
派
議
員
一
直
立
場
堅
定
、
清
晰
地
支
持
落
實
二
零

一
七
年
的
普
選
，
沒
人
懷
疑
他
們
，
只
是
歷
史
性
的
投

票
時
刻
竟
錯
過
了
，
破
壞
了
事
件
的
完
美
。
當
日
望
着
電

視
直
播
畫
面
也
不
禁
問
：
發
生
甚
麼
事
？
估
不
到
在
關
鍵

時
刻
犯
下
低
級
的
技
術
錯
誤
，
正
如
工
聯
會
議
員
黃
國
健

講﹁
形
象
上
難
看
，
操
作
上
笑
話﹂
。
明
知
對
手
多
詭

計
，
那
兩
天
應
該
要
有
領
導
者
時
刻
掌
控
現
場
情
況
應

變
，
如
何
補
位
？
齊
不
齊
人
？
因
隨
時
會
進
行
表
決
。
如

果
有
做
好
安
排
，
不
會
弄
到
措
手
不
及
而
失
誤
。

有
報
道
說
今
次
建
制
派
在
辯
論
中
似
乎
很
有
計
謀
，
辯

論
上
一
直
拒
絕
按
掣
發
言
，
逼
泛
民
首
先
用
完
發
言
時

間
，
以
防
他
們
拉
布
，
的
確
是
成
功
的
。
但
到
表
決
時
，

建
制
派
才
醒
起
他
們
根
本
未
齊
人
就
大
意
了
。
表
決
提
早

了
，
劉
皇
發
未
到
，
事
出
倉
卒
，
想
辦
法
拖
延
時
間
等
發

叔
是
良
好
願
望
，
但
用
的
方
法
一
定
要
穩
陣
，
在﹁
政
改

三
人
組﹂
官
員
總
結
發
言
時
就
要
預
備
好
行
動
策
略
，
在

曾
主
席
說
啟
動
投
票
前
就
要
提
出
休
會
，
甚
至﹁
拗
下

數﹂
，
都
可
以
爭
取
到
多
一
點
時
間
及
引
起
自
己
人
知
道

要﹁
等
發
叔﹂
，
就
不
會
出
現
差
三
個
人
數
而
無
法
逼
會

議
暫
停
，
反
而
讓
自
己
陷
於
被
動
。
可
能
平
日
太
乖
了
，

沒
有
試
過﹁
出
術﹂
。
經
一
事
長
一
智
，
建
制
派
今
後
實

在
應
該
學
習
泛
民
一
些
抗
爭
技
巧
，
否
則
不
夠
人

﹁
玩﹂
。
不
光
是
今
次
投
票
，
日
後
在
議
會
上
仍
有
許
多

交
手
機
會
，
講
難
聽
些
，
泛
民﹁
拉
布﹂
成
功
都
講
求
有

一
套
技
巧
，
要
對
抗﹁
拉
布﹂
︱
︱
進
行﹁
剪
布﹂
也
需

智
慧
的
，
智
慧
實
在
是
需
要
經
驗
累
積
，
解
決
困
難
愈
多

的
人
，
能
力
和
智
慧
都
愈
高
。

可
能
自
由
黨
議
員
都
是
商
界
打
滾
的
，
做
生
意
訓
練

到
他
們
在
決
策
上
理
性
，
判
斷
上
較
準
確
和
果
斷
。
正

如
鍾
國
斌
講
當
時
距
離
投
票
時
間
只
剩
下
十
秒
，
即
使

收
到
消
息
亦
不
會
離
開
，
不
可
能
為
發
叔
一
票
而
全
體

離
場
。

政
改
方
案
被
否
決
結
局
塵
埃
落
定
，
支
持
者
失
望
，

一
時
失
策
做
了﹁
蝦
碌﹂
事
件
主
角
的
議
員
們
更
傷

心
，
然
而
大
家
都
需
要
放
開
些
，
向
前
看
才
走
得
更

遠
。知

道
有
不
少
港
人
認
為
不
通
過
亦
非
壞
事
，
因
為
天

天
聽
到
為
選
舉
方
式
而
吵
鬧
的
新
聞
已
開
始
生
厭
了
，

若
再
來
個
連
續
兩
年
的
全
民
選
舉
年
，
媒
體
上
定
將
看

到﹁
起
底
抹
黑﹂
，
互
罵
消
息
也
會
層
出
不
窮
，
社
會

﹁
永
無
寧
日﹂
，
沒
法
發
展
經
濟
，
更
為
可
怕
！

政治不是易玩的遊戲

近
年
，
香
港
各
家
大
學
的
學
生
多
見
舉
止
行
為
日
漸
失
控
。
較

遠
的
是
每
年
有
傳
媒
報
道
各
種
迎
新
活
動
常
出
現
下
流
猥
褻
的
遊

戲
，
然
後
又
有
學
生
報
大
談﹁
情
色﹂
。
最
近
則
粗
口
橫
飛
，
語

言
暴
力
及
違
法
行
為
不
忌
。
記
得
當
年
撰
文
批
評
那
些
沒
有
學
問

見
識
支
持
的﹁
情
色﹂
謬
論
，
潘
某
人
無
可
避
免
被
那
些﹁
性
亂

派﹂
譏
為﹁
中
年
道
德
佬﹂
欺
負
學
生
。
但
他
們
卻
忘
記
了
，
是
不

學
無
術
的
大
學
生
先
行
濫
用
所
謂
的
言
論
自
由
、
學
術
自
由
，
大
剌

剌
的
教
訓
師
長
，
妄
談
屬
於
性
科
學
範
疇
、
應
該
很
嚴
肅
的
話
題
。

最
近
，
香
港
某
大
學
校
長
撰
文
為
言
行
失
禮
的
大
學
生
辯
護
，
題

為
︿
孩
子
你
慢
慢
來
﹀
，
那
是
借
用
台
灣
女
作
家
龍
應
台
的
同
名
書

為
題
。
這
發
生
在
去
年
下
半
年
的
騷
亂
躁
動
，
到
今
年
上
半
年
的
荒

誕
失
控
之
後
，
便
更
惹
起
民
間
熱
議
。
大
學
的
老
師
究
竟
有
些
甚
麼

教
導
學
生
的
責
任
？
小
事
可
以
慢
慢
學
，
大
是
大
非
怎
可
以
任
由
小

朋
友
盲
動
瞎
撞
？
火
危
險
、
毒
品
有
害
，
哪
能﹁
慢
慢
來﹂
學
？

校
長
提
到
龍
小
姐
對
兒
子﹁
竭
力
去
解
釋
，
盡
力
去
教
導﹂
，
看

到
這
裡
，
不
禁
搖
頭
嘆
息
。
想
起﹁
我
的
朋
友
查
良
鏞﹂
在
︽
倚
天

屠
龍
記
︾
寫
的
對
白
，
話
說
中
土
明
教
金
毛
獅
王
謝
遜
對
紫
衫
龍
王

黛
綺
絲
說
張
無
忌
一
人
繫
全
教
安
危
興
衰
，
不
能
出
事
。
黛
綺
絲
冷

笑
道
：﹁
你
義
兒
是
心
肝
寶
貝
，
我
女
兒
便
是
瓦
石
泥
塵
麼
？﹂

筆
者
並
非
如
校
長
一
樣
，
是
龍
小
姐
的
忠
實
讀
者
，
倒
是
大
概
二

十
多
年
前
，
看
過
龍
小
姐
一
篇
雜
文
之
後
，
就
不
再
讀
其
文
章
。
那

時
，
龍
小
姐
住
在
德
國
︵
我
忘
記
是
德
國
統
一
之
前
還
是
之
後
︶
，

請
了
一
個
來
自
東
德
的
小
女
孩
︵
小
於
十
八
歲
︶
做
家
庭
傭
工
。
龍

小
姐
寫
這
個
小
女
孩
的
工
作
表
現
很
差
勁
，
叫
她
煮
餐
，
她
卻
說
電

雪
櫃
之
內
滿
是
食
物
，
不
知
道
煮
甚
麼
才
好
，
龍
小
姐
說
隨
便
煮
就

是
。
結
果
龍
小
姐
忙
了
一
整
天
之
後
回
家
，
那
女
孩
仍
未
動
手
，
一

臉
惘
然
的
說
實
在
不
知
煮
些
甚
麼
好
。
最
後
，
這
個
小
女
孩
當
然
給

解
僱
了
。
龍
小
姐
在
文
內
，
侃
侃
而
談
兩
德
的
制
度
文
化
如
何
如

何
。今

天
見
大
學
校
長
談
到
龍
小
姐
管
教
兒
子
，
想
起
那
位
來
自
東
德

的
女
孩
，
心
中
不
禁
要
問
：﹁
怎
麼
是
龍
應
台
？﹂

在
龍
小
姐
的
記
憶
之
中
，
還
有
沒
有
那
位
東
德
女
孩
的
身
影
呢
？

自
家
的
孩
子
則﹁
盡
力
教
導﹂
，
人
家
的
孩
子
就
不
耐
煩
。
我
倒
同

情
那
位
沒
見
過
世
面
、
來
自
較
貧
窮
落
後
地
區
的
女
孩
，
在
那
個
物

資
短
缺
的
時
空
，
雪
櫃
滿
是
食
物
可
能
真
的
讓
一
個
捱
慣
窮
、
餓
慣

肚
皮
的
女
孩
不
知
所
措
。
讀
到
龍
小
姐
冷
冰
冰
的
描
述
時
，
我
腦
海

裡
浮
現
的
第
一
個
念
頭
倒
是
龍
小
姐
就
不
能
多
給
一
點
實
實
在
在
的

指
示
嗎
？
例
如
，
烚
兩
個
蛋
、
煎
三
片
火
腿
等
等
。
這
個
也
可
能
跟

我
所
學
有
關
，
我
在
大
學
時
主
修
工
業
工
程
，
要
學﹁
程
序
設

計﹂
，
很
重
視﹁
防
蠢﹂
︵foolproof

︶
。
因
為
在
工
業
生
產
的
環

境
，
不
能
要
求
所
有
非
熟
練
工
人
都
會
隨
機
應
變
，
要
他
們
做
些
甚

麼
，
都
要
講
得
一
清
二
楚
。

大
學
校
長
引
龍
小
姐
的
書
，
講
要
讓﹁
孩
子
你
慢
慢
來﹂
，
感

覺
很
奇
怪
，
想
起
那
個
給
龍
小
姐
辭
退
的
東
德
女
孩
，
想
起
紫
衫

龍
王
的
話
。
你
們
對
待
自
己
的
孩
子
跟
人
家
的
孩
子
會
一
視
同
仁

嗎
？

給辭退的東德女孩

語
言
問
題
是
人
類
最
古
老
的
問
題
之
一
。
對
當
下

的
地
球
居
民
來
說
，
這
方
面
的
問
題
還
是
會
一
而

再
、
再
而
三
地
發
生
，
從
而
成
為
網
絡
社
會
一
個
又

一
個
的
熱
點
。
它
們
不
期
而
至
，
留
給
我
們
的
思
考

卻
宛
若
一
帖
清
醒
劑
。

印
度
總
理
莫
迪
最
近
在
很
多
人
眼
裡
彷
彿
就
成
了
這
樣

一
帖﹁
清
醒
劑﹂
。
他
於
不
久
前
訪
問
孟
加
拉
，
在
達
卡

大
學
發
表
演
講
時
說
：﹁
我
高
興
地
看
到
，
儘
管
身
為
女

性
，
但
孟
加
拉
總
理
卻
宣
布
了
對
恐
怖
主
義
零
容
忍
的
立

場
。﹂
就
是
這
其
中
的
一
句﹁
儘
管
身
為
女
性﹂
，
很
快

便
招
致
了T

w
itter

和facebook

等
社
交
網
站
用
戶
對
莫
迪

總
理
的
批
評
聲
浪
，
美
國
︽
華
盛
頓
郵
報
︾
網
站
六
月
八

日
報
道
說
：﹁
印
度
總
理
莫
迪
剛
剛
作
出
世
界
上
最
糟
糕

的
稱
讚
！﹂
新
聞
網
站Scroll.in

還
就
此
發
表
評
論
說
：

﹁
儘
管
莫
迪
此
言
的
本
意
是
稱
讚
，
但
社
交
媒
體
用
戶
將

其
解
讀
為
對
全
球
女
性
的
侮
辱
。﹂

這
種
始
料
未
及
的
語
言
問
題
其
實
在
中
國
亦
曾
發
生

過
。
例
如
在C

BA

賽
場
上
，
深
受
眾
望
的
老
教
頭
蔣
興

權
，
有
一
次
對
某
年
輕
記
者
恭
維
他
為﹁
骨
灰
級﹂
教
練

大
為
光
火
，
不
管
對
方
當
時
怎
樣
熱
情
善
解
，
蔣
教
頭
最

終
還
是
摔
門
而
去
。
這
個﹁
語
言
問
題﹂
多
麼
令
人
尷

尬
，
恭
維
變
成
了
惡
意
。
當
蔣
教
頭
憤
而
離
去
後
，
那
些
對﹁
骨
灰

級﹂
了
然
於
胸
的
年
輕
記
者
們
只
能
啼
笑
皆
非
。

啼
笑
皆
非
也
是
一
帖
清
醒
劑
。
我
們
不
難
想
像
，
當
莫
迪
總
理
對

孟
加
拉
女
總
理
發
自
內
心
的
讚
美
，
竟
然
被
人
理
解
為
對
女
性
大
不

敬
的
貶
低
之
後
，
這
位
印
度
總
理
的
心
情
會
是
多
麼
地
沮
喪
。

據
上
引
︽
華
盛
頓
郵
報
︾
客
觀
報
道
，
雖
然
印
度
政
治
家
發
表
男

性
至
上
主
義
和
厭
惡
女
性
的
言
論
並
不
少
見
，
但
一
年
前
當
選
總
理

以
來
，
莫
迪
一
直
在
精
心
打
造
親
女
性
的
形
象
。
在
去
年
獨
立
日
的

演
講
中
，
他
還
談
到
針
對
女
性
的
嚴
重
傷
害
事
件
正
在
增
加
，
他
同

時
批
評
印
度
一
些
父
母
沒
有
教
育
好
他
們
的
兒
子
。
此
外
，
莫
迪
還

積
極
推
動
保
護
女
性
，
特
別
是
針
對
女
童
種
種
權
利
的
一
系
列
革
新

計
劃
…
…
。

但
語
言
問
題
就
是
這
樣
，
它
不
期
然
而
至
，
令
你
始
料
未
及
，
令

你
後
悔
莫
及
。
人
們
在
運
用
語
言
作
為
交
際
工
具
和
信
息
載
體
的
時

候
，
除
了
慎
之
又
慎
，
準
之
又
準
之
外
，
又
能
怎
樣
呢
？

且
把
此
文
當
做
一
味
清
醒
劑
吧
。

語言問題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最
近
本
港
有
養
老
院
鬧
出
大
新

聞
。
這
家
養
老
院
居
然
安
排
住
院
長

者
露
天
脫
光
等
待
洗
澡
，
還
有
走
火

通
道
放
置
雜
物
違
反
消
防
條
例
，
更

違
法
在
院
內
擅
設
超
市
。
凡
此
種

種
，
據
說
社
會
福
利
署
已
拒
絕
其
續
牌
申

請
。作

為
一
位
風
燭
殘
年
的
長
者
，
見
此
新

聞
不
勝
感
慨
。
現
在
社
會
上
的
長
者
服
務

顯
然
不
足
，
養
老
院
多
為
私
營
，
因
貨
就

價
，
設
備
不
足
、
服
務
不
足
比
比
皆
是
。

許
多
涉
及
虐
待
長
者
的
養
老
院
並
未
曝

光
，
更
有
不
少
長
者
及
家
人
加
以
容
忍
。

現
在
本
港
長
者
服
務
的
工
作
並
未
到

位
。
長
者
除
了﹁
生
果
金﹂
之
外
，
就
是

交
通
工
具
優
待
等
少
量
福
利
而
已
。
其
實
，
應
該
有

更
多
的
公
立
養
老
院
或
補
助
養
老
院
才
對
。

老
年
人
極
須
親
情
的
溫
暖
和
生
活
的
照
顧
。
可
惜

現
在
社
會
上
卻
有
不
少
弒
親
或
虐
老
的
新
聞
，
同
時

年
輕
人
為
生
活
和
工
作
奔
波
，
未
能
抽
出
更
多
時
間

關
心
和
照
顧
親
人
。

以
我
和
老
伴
來
說
，
物
質
生
活
並
無
匱
乏
，
缺
乏

的
是
親
情
照
顧
。
兒
女
各
有
各
的
家
庭
，
孫
兒
女
根

本
並
無
敬
奉
祖
父
母
的
觀
念
。
有
時
周
末
家
庭
團

聚
，
缺
席
的
都
是
孫
兒
孫
女
。
就
是
來
了
，
也
頗
有

勉
強
之
感
，
除
了
低
頭
玩
手
機
之
外
，
未
有
一
句
問

候
的
話
語
。
小
孫
子
雖
然
有
趣
，
但
愈
大
愈
頑
皮
。

來
到
祖
父
母
家
裡
，
只
有
搗
蛋
和
作
出
危
險
動
作
的

份
兒
。

老
伴
患
腦
退
化
症
多
年
，
思
想
混
亂
，
記
性
愈
來

愈
差
。
家
中
雖
有
外
傭
，
但
她
並
不
能
填
補
精
神
照

顧
的
空
白
。
我
是
頭
腦
清
醒
，
四
肢
無
力
。
對
着
老

伴
，
精
神
負
擔
很
重
。
好
像
只
有
我
一
個
人
管
看

她
，
早
晚
都
要
看
着
她
睡
了
、
醒
了
沒
有
。

我
絕
不
願
住
進
老
人
院
，
也
不
願
讓
老
伴
住
進
老

人
院
。
看
到
有
些
老
人
院
的
負
面
消
息
，
更
加
斷
絕

這
個
念
頭
。
但
願
白
頭
偕
老
，
不
離
不
棄
。

我
不
知
道
︽
安
老
院
條
例
︾
、
︽
安
老
院
規
則
︾

是
甚
麼
東
西
。
但
我
認
為
老
人
需
要
的
是
精
神
照
顧

比
物
質
享
受
更
重
要
。
當
然
，
如
果
貧
窮
老
人
無
人

照
顧
，
政
府
應
該
負
起
更
大
責
任
才
是
。

養老有感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
如
果
可
以
，
我
最
想
見
到

全
家
福
，
到
底
爸
媽
和
妹
妹
，

自
己
是
什
麼
樣
子
？
我
摸
過
他

們
的
臉
，
也
是
一
樣
的
眼
耳
口

鼻
，
差
不
多
，
到
底
有
什
麼
分

別
？
什
麼
是
靚
仔
靚
女
？﹂
十
八
歲

的﹁
失
明
天
使﹂
蕭
凱
恩
對
世
界
充

滿
好
奇
。

蕭
爸
爸
蕭
輝
德
先
生
別
號﹁
跟
得

爸
爸﹂
：﹁
這
是
我
們
夫
婦
的
承

諾
，
她
要
學
什
麼
，
去
哪
兒
，
太
太

是
護
士
要
當
值
，
我
是
公
務
員
，
工

餘
就
負
起
這
責
任
。
十
九
年
前
新
婚

到
南
非
度
蜜
月
，
未
幾
懷
孕
，
生
下

了
漂
亮
肥
胖
的
女
兒
，
可
是
三
個
月

後
醫
護
人
員
發
覺
孩
子
看
不
見
面
前

的
玩
具
，
診
斷
結
果
，
女
兒
患
的
是

眼
癌
，
要
盡
快
把
眼
球
摘
掉
，
否
則

生
命
也
保
不
了
。﹂

拖
延
了
三
天
，
夫
婦
還
是
向
現
實
低
頭
，
自

始
凱
恩
佩
戴
了
假
眼
，
到
底
為
何
會
遇
上
這
樣

的
命
運
？﹁
我
也
問
過
這
樣
的
問
題
，
十
多
年

前
在
荃
灣
山
頭
遇
上
一
位
法
師
，
他
說
凱
恩
和

我
有
莫
大
緣
分
，
她
注
定
是
我
女
兒
，
更
指
他

日
她
會
幫
到
很
多
人
…
…
我
常
跟
凱
恩
說
，
日

後
有
能
力
，
生
活
足
夠
便
要
關
顧
有
需
要
的

人
，
不
過
一
切
都
隨
緣
。﹂

未
來
不
可
知
，
當
年
蕭
先
生
只
知
道
每
天
六

時
下
班
跑
到
南
區
心
光
盲
人
學
校
，
探
望
四
歲

的
女
兒
，
她
在
那
裡
讀
書
和
學
習
自
理
，
每
晚

陪
過
女
兒
吃
飯
溫
習
功
課
，
九
時
到
了
上
床
時

間
，
他
才
返
回
荔
景
的
家
。
身
心
疲
累
的
爸
爸

不
怕
勞
累
，
最
怕
平
常
小
朋
友
不
跟
女
兒
玩

耍
，
就
是
嫌
她
反
應
慢
，
終
於
決
定
再
生
一

個
，
醫
生
勸
喻
再
有
孩
子
會
有
一
半
機
會
同
患

眼
疾
，
為
了
凱
恩
，
妹
妹
出
生
了
，
健
康
懂

事
，
兩
姐
妹
互
相
扶
持
。

凱
恩
在
音
樂
方
面
甚
有
天
分
，
這
位
以
音
樂

代
替
眼
睛
的
小
妮
子
，
在
學
習
音
樂
路
上
並
非

一
帆
風
順
。
二
年
級
那
年
她
跟
一
位
失
明
老
師

學
習
彈
鋼
琴
，
爸
爸
最
大
心
願
是
女
兒
考
獲
五

級
，
可
是
老
師
脾
氣
壞
，
兩
下
子
便
說
：﹁
你

要
考
五
級
，
發
夢
罷
。﹂
對
於
這
個
打
擊
，
小

妹
妹
極
度
失
望
：﹁
我
不
學
了
。﹂
爸
爸
很
有

耐
心
。
讓
她
休
息
一
下
再
學
，﹁
不
要
勉
強
，

要
了
解
孩
子
不
願
學
習
的
原
因
，
也
可
再
找
另

一
位
老
師
。﹂

正
因
爸
爸
的
悉
心
栽
培
，
凱
恩
成
為
了
香
港

傑
出
少
年
、
香
港
精
神
大
使
、
成
功
女
性
青
年

大
獎
得
主
、
中
國
達
人
秀
香
港
區
選
拔
賽
冠

軍
、
演
奏
級
鋼
琴
高
手
，
琴
譜
都
在
心
裡
，
甚

至
聽
一
兩
遍
已
可
將
樂
曲
彈
奏
出
來
。
凱
恩
的

運
動
和
學
校
成
績
都
是
第
一
名
，
終
於
在
中
二

考
進
了dream

school

聖
士
提
反
中
學
。
她
的

最
大
心
願
，
是
將
自
己
遇
過
的
困
難
，
都
可
以

因
她
的
努
力
而
化
解
，
她
要
開
一
間
音
樂
學

校
，
老
師
都
是
和
善
的
，
探
訪
更
多
落
後
的
國

家
，
令
世
界
知
道
他
們
的
缺
失
，
例
如
二
零
一

二
年
她
成
為
奧
比
斯
愛
心
大
使
，
到
孟
加
拉
了

解
當
地
失
明
孩
子
的
情
況
。

父
親
常
在
身
邊
，
他
日
會
捨
不
得
拍
拖
嗎
？

﹁
爸
爸
不
能
陪
伴
一
輩
子
，
所
以
我
要
珍
惜
，
要

留
下
美
好
回
憶
。﹂﹁
如
果
她
將
來
找
到
一
位
跟

我
一
樣
用
心
愛
她
的
人
，
我
會
開
心
！﹂
凱
恩
是

幸
福
的
女
兒
，
她
一
定
感
受
得
到
，
因
為
世
上
最

美
的
，
不
是
用
眼
睛
去
看
，
而
是
用
心
去
體
會
。

失明天使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我是家裡的老大，我的下面還有一溜串弟弟妹
妹，所以，小時候，我才九歲，就已經成了幫媽
媽做事的一把好手，平常家裡的衣服都是我洗。
那時我們家裡比較窮，為了節約用水，每次洗
衣，我捨不得用家裡的自來水，總是帶着個大棒
槌，挎着一大籃子衣服，專門到離家不遠的漢江
邊去洗。
在漢江裡洗衣，累和危險我都不怕，怕的是冬
天，北風呼呼地吹在臉上，一會兒就凍得發起燒
來。手一伸進水裡，就如同刺骨一般，洗一會，
就忍不住把手拿出來，用嘴裡呵出的熱氣暖一
下，搓一搓，把臉也搓一搓。這樣取暖的方法還
是沒有保護好臉和手，十歲那年冬天，我的臉和
手凍出了凍瘡，臉上爛得難看，我不怕，難受的
是疼，有時晚上疼得都睡不着覺，到好一點又癢
得難受。父母給我買了不少治療凍瘡的藥膏，雖
能緩解一些疼癢，但就是治不斷根，到了冬天，
凍瘡又發了。就這樣，年年發的凍瘡一直折磨了
我好幾年。
十五歲那一年的端午，中午，我遠遠聽見漢江
邊傳來賽龍舟的鑼鼓聲，我放下碗筷，就朝漢江
邊跑去，想去看看熱鬧。一爬上漢江大堤，我就

嚇了一大跳，只見堤上有一個阿姨，一臉的血，
正直直在太陽下傻站着呢！是這位阿姨傷糊塗
了，還是遇到什麼難事？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她身
邊問：「阿姨，你是不是受傷了？我陪你去醫院
看看吧！」
那位阿姨睜開血糊糊的眼睛看了我一眼，驀地

笑了起來，親切地對我說：「小妹妹，嚇着你了
吧？不要怕，我這是治病呢。我臉上的血是我自
己抹上去的鱔魚血！」
「治什麼病？要用鱔魚血抹臉！」我感到奇

怪，就怯怯地問。
那位阿姨告訴我說：「這是治凍瘡呢！每年冬

天，我臉上都容易發凍瘡，有個老奶奶告訴了我
一個土方，說端午節這天的中午十二點，將鱔魚
血抹在冬天長凍瘡的地方，到了冬天，凍瘡就不
會再發了。」
「真的嗎？我每年冬天臉上和手上也長凍瘡

呢！」
那位阿姨說：「聽那位老奶奶說，這方子很有
效，她也是用這個方法治好了凍瘡的。這樣吧，
我姓田，就住在秋豐路一號，我的門牌號很好記
的，今年冬天，你到我家裡去看一下，看我凍瘡

又發了沒有，如果真的治好了，明年端午，你也
用這個法子治凍瘡吧！」
我聽了，牢牢記住了那位阿姨的話。秋豐路離
我家不遠，到了冬天，當我臉上和手上又起了凍
瘡的時候，我真的去找到那位阿姨的家，見她果
然臉上沒再發凍瘡，我很高興啊！我總算尋到了
治療凍瘡的好方法。臨告別時，那位阿姨還不忘
提醒我道：「小妹妹，一定要在端午節那一天中
午十二點前將鱔魚血抹在長凍瘡的地方，然後在
十二點時一定要在太陽下面曬上十分鐘，這樣才
有效。」
回到家，我將阿姨的話記在一張紙上，貼在我
睡覺的床頭邊，以免錯過了一年僅一次治療凍瘡
的時間。
在我一天天的期盼中，第二年的端午節總算到

了。一大早，我就來到了農貿市場，找到賣鱔魚
的攤位，掏出一毛錢來對那位攤主說：「我買一
條活鱔魚。」那位賣鱔魚的大爺看了我一眼道：
「買一條鱔魚，是當玩具玩吧？不賣！」
我急得都要哭了，央求道：「大爺，賣給我

吧！我買鱔魚是為了治病！」
「治病？！」他認真地看了我一眼，從盆子裡
抓了一條鱔魚遞給我道：「好吧，那就送你一條
喲，不要錢。」
我叫大爺把鱔魚放在我帶來的一個鐵盒子裡，

說了聲謝謝，就趕緊跑回家。我怕鱔魚死了，就
用很多水把牠養着，又怕弟妹們發現了，就藏在

床底下。好容易熬到了中午十二點差十分時，我
把鐵盒子拿了出來，又到廚房裡拿來砧板和菜
刀，我把鱔魚倒在砧板上，看鱔魚想溜，就用菜
刀將牠死死地按住。我平素是個膽小的姑娘，連
看都不敢看鱔魚的，可此刻為了治病，我也只有
壯着膽子對鱔魚默默地說：「對不起了，鱔魚，
我要治病，只有拿你開刀了！」我閉着眼睛，一
刀砍下去，將那條鱔魚跺成了兩截，一股腥血立
時從鱔魚的切斷處湧出來，我趕緊把血抹到臉上
和手上，再看看時鐘，正好十二點，我趕緊跑到
屋外空曠的地方，讓太陽直射着我。這時，幾個
弟妹圍了上來，有的嚇得哭了起來：「姐姐，你
怎麼了？」有的說：「姐姐，你是不是受傷了？
我們到媽媽的單位去叫她回來吧！」我忙擺擺手
道：「你們別害怕，也別去叫媽媽！我這是抹的
鱔魚血，正在治凍瘡呢！」
弟妹們見我說話的口氣和平時一樣，也就安靜

下來，都只是怔怔地望着我。
我估計已在太陽下曬了十分鐘後，趕緊跑回

屋，洗了臉，收拾殘局，然後快活地對弟妹們
說：「開飯！今天中午有肉吃喔……」
那年冬天，我臉上和手上的凍瘡果然沒有再發

了，而且這一輩子也再沒有發過了。
如今，我已經步入花甲之年。這件事已經過去
四十餘年了，想起這件事，我就覺得十分神奇：
為什麼鱔魚血能治凍瘡呢？為什麼非要在端午節
這一天，而且偏偏要中午十二點呢？！

端午節的神奇
百
家
廊

高
延
萍

看
到
一
個
幾
經
轉
傳
的
故
事
，
仍
想
在
此

和
大
家
分
享
。
在
外
國
一
小
鎮
的
咖
啡
店

內
，
作
者
和
友
人
正
享
受
香
濃
的
咖
啡
，
一

位
男
士
進
來
坐
在
鄰
座
，
對
侍
應
說
：﹁
要

兩
杯
咖
啡
，
一
杯
放
在
牆
上
。﹂
結
賬
時
付

兩
杯
價
錢
。
不
久
，
另
外
兩
位
男
士
要
三
杯
咖

啡
，
要
求
一
杯
放
到
牆
上
。
作
者
和
友
人
見
到
牆

上
貼
了
幾
杯
咖
啡
的
單
子
深
感
好
奇
。

數
日
後
，
作
者
和
友
人
又
到
這
咖
啡
店
，
見
一

位
衣
着
破
舊
的
男
士
對
侍
應
說
：﹁
我
要
牆
上
的

一
杯
咖
啡
。﹂
那
位
侍
應
別
無
二
致
地
以
友
善
的

態
度
替
他
端
上
一
杯
咖
啡
，
當
該
男
士
離
開
後
，

侍
應
便
把
牆
上
其
中
一
張
單
子
拿
走
。
原
來
這
小

鎮
的
居
民
習
慣
以
這
樣
的
一
份
愛
心
、
關
懷
和
尊

重
去
對
待
經
濟
能
力
不
足
的
居
民
。

呷
咖
啡
，
是
許
多
人
日
常
生
活
必
然
的
或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享
受
，
沒
想
過
原
來
對
一
些
人
來
說
卻

是
奢
華
的
。
一
杯
咖
啡
雖
然
所
費
無
幾
，
但
令
人

感
動
的
是
該
鎮
居
民
享
受
所
有
之
時
，
也
想
到
欠

缺
的
人
，
並
懷
着
感
恩
的
心
。
不
知
這
是
否
真

事
，
但
這
故
事
提
醒
了
我
們
學
懂
關
懷
、
感
恩
、
施
恩
、
分

享
、
尊
重
別
人
和
一
視
同
仁
的
重
要
。
這
不
啻
是
實
現
大
愛

的
社
會
。

在
香
港
有
善
心
的
食
肆
老
闆
為
老
人
送
粥
，
也
有
宗
教
團

體
和
志
願
人
士
為
露
宿
者
送
飯
，
默
默
地
為
社
會
送
上
暖

流
。﹁
牆
上
的
咖
啡﹂
這
理
念
若
能
在
這
小
島
成
為
一
種
風

氣
有
多
好
，
可
以
是﹁
牆
上
的
漢
堡
包﹂
、﹁
牆
上
的
叉
燒

包﹂
、﹁
牆
上
的
港
式
奶
茶﹂
、﹁
牆
上
的
白
粥﹂
、﹁
牆

上
的
燒
味
飯﹂
、﹁
牆
上
的
春
卷﹂
、﹁
牆
上
的
擔
擔

麵﹂
、﹁
牆
上
的
紅
豆
沙﹂
、﹁
牆
上
的
雪
糕﹂
、﹁
牆
上

的
飯
團﹂
…
…

在
我
們
享
受
一
口
食
物
的
滋
味
時
，
想
到
沒
得
吃
或
經
濟

能
力
較
差
的
人
，
也
把
同
一
食
物
放
到
牆
上
去
，
自
己
不
求

回
報
，
行
善
不
求
人
知
，
讓
有
一
天
，
一
個
餓
着
肚
子
或
沒

能
力
享
用
這
食
物
的
人
也
能
分
享
到
這
滋
味
，
而
侍
應
生
都

能
以
尊
重
的
心
去
對
待
享
用
牆
上
食
物
的
客
人
，
這
會
是
多

美
好
！ 牆上的咖啡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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